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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現
在
新
的
潮
語
時
不
時
出
現
。
政
協

發
言
人
呂
新
華
的
一
句
：﹁
你
懂

的
！﹂
風
靡
全
國
。
這
話
翻
譯
成
廣
東

話
，
就
是﹁
你
明
嘅
啦﹂
，
也
就
是
說

﹁
不
必
畫
公
仔
畫
出
腸﹂
吧
！

馬
航
一
架
飛
機
失
蹤
，
又
出
現
一
個
潮

語
，
叫
做﹁
失
聯﹂
。
就
是﹁
失
去
聯

絡﹂
的
簡
稱
。
也
不
知
是
誰
發
明
的
，
這

個
新
簡
稱
，
已
經
刊
上
中
央
大
報
。

我
也
來
湊
熱
鬧
，
發
明
一
個
潮
語﹁
初

白﹂
。
成
語
有﹁
真
相
大
白﹂
，
說
本
來

真
相
撲
朔
迷
離
，
有
一
天﹁
真
相
大

白﹂
，
也
就
是
情
況
已
經
弄
得
很
清
楚

了
。﹁
大﹂
，
就
是﹁
非
常﹂
，﹁
白﹂

就
是﹁
清
楚﹂
。
情
況
非
常
清
楚
，
也
就

是﹁
真
相
大
白﹂
了
。

但
有
的
真
相
只
是
露
了
餡
，
揭
露
了
一

部
分
，
還
有
一
部
分
未
為
人
知
，
或
故
意

隱
瞞
。
就
是
說
真
相
不
是
全
部
揭
曉
，
我
便
認
為
是

﹁
真
相
初
白﹂
。﹁
初﹂
相
對
於﹁
大﹂
，
就
是
初

步
，
就
是﹁
小
白﹂
不
是﹁
大
白﹂
，
於
是
命
名
為

﹁
初
白﹂
。

歷
史
上
有
許
多
真
相
，
已
經
作
了
結
論
，
多
年
來

又
被
翻
出
舊
賬
。
例
如
巴
勒
斯
坦
領
袖
阿
拉
法
特
早

年
在
法
國
醫
病
不
幸
去
世
，
事
隔
多
年
，
又
有
傳
說

他
是
被
毒
死
的
，
以
至
要
開
棺
檢
驗
。
就
是
清
代
皇

帝
光
緒
，
也
有
傳
說
是
慈
禧
太
后
駕
崩
之
時
被
毒
死

的
。
但
至
今
未
有
開
棺
檢
驗
，
便
止
於
傳
說
而
已
。

由
此
可
見
，﹁
真
相
大
白﹂
並
不
容
易
。

我
說﹁
真
相
初
白﹂
，
就
是
說
真
相
的
全
部
還
沒

有
揭
曉
，
也
就
是
說
有
一
部
分
還
在
隱
瞞
之
中
，
或

當
前
不
便
公
開
。
於
是
只
能
靠
聽
講
述
的
人
自
行
理

解
，
於
是
有﹁
你
懂
的﹂
之
說
。
也
就
是
說
，
只
可

意
會
，
不
可
言
傳
。

現
代
歷
史
上
的
若
干
事
件
，
只
有﹁
初
白﹂
，

﹁
沒
有
大
白﹂
有
的
是
。
礙
於
當
事
人
還
在
，
或
礙

於﹁
安
定
壓
倒
一
切﹂
，
還
不
能﹁
大
白﹂
，
只
能

﹁
初
白﹂
，
這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鄧
小
平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也
曾
說
過
，﹁
歷
史
問
題
只
能
搞
粗
，

不
能
搞
細﹂
，﹁
搞
粗﹂
，
大
概
也
就
是﹁
初
白﹂

了
。呂

新
華
說
：﹁
我
只
能
回
答
成
這
樣
了
，
你
懂

的﹂
。﹁
只
能﹂
，
也
就
是
只
能
透
露
一
些
，
宜
粗

不
宜
細
，
也
就
是﹁
初
白﹂
，
你
懂
的
！

「真相初白」

索
爾
茲
伯
里
對
孫
中
山
夫
人
宋
慶
齡
的
印
象
極
佳
。

他
是
這
樣
評
價
宋
慶
齡
的
：

宋
慶
齡
給
她
祖
國
留
下
的
風
範
是
她
那
種
堅
定
不
移
的

精
神
，
始
終
支
持
變
革
，
支
持
現
代
化
，
支
持
努
力
通
過

一
些
步
驟
來
改
變
國
家
落
後
、
無
知
、
迷
信
、
混
亂
的
狀

態
，
向
高
級
、
良
好
教
育
和
先
進
科
學
的
目
標
前
進
。

他
寫
道
：﹁
在
中
國
，
沒
有
什
麽
事
像
文
化
大
革
命
這
樣
使

她
不
安
的
。
她
跟
毛
澤
東
的
關
係
素
不
密
切
；
他
們
的
性
格
氣

質
相
差
太
遠
，
毛
土
氣
，
農
民
作
風
，
容
忍
他
妻
子
江
青
越
來

越
擅
權
。
孫
夫
人
則
與
農
民
無
緣
，
在
國
外
受
的
教
育
，
喜
歡

優
美
的
風
度
、
優
美
的
談
吐
。
她
看
不
起
江
青
，
而
跟
周
恩
來

關
係
很
密
切
。
她
知
道
毛
和
江
青
在
周
最
後
的
幾
年
裡
待
周
如

何
不
好
，
因
此
甚
感
不
平﹂
。

在
文
革
期
間
，
某
天
宋
慶
齡
外
出
，
紅
衛
兵
倏
地
闖
入
在
她

上
海
的
家
，
蠻
橫
地
表
示
要
剪
掉
宋
慶
齡
的
頭
髮
。

宋
慶
齡
有
一
頭
好
的
秀
髮
，
索
爾
茲
伯
里
寫
道
：﹁
這
烏
黑

的
長
髮
從
她
那
客
家
人
特
有
的
寬
闊
前
額
︵
她
父
親
出
生
在
海

南
島
，
一
八
八○

年
時
從
那
兒
去
波
士
頓
謀
生
︶
紋
絲
不
亂
地

梳
到
腦
後
。﹂

宋
慶
齡
獲
悉
返
家
後
，
平
素
溫
文
爾
雅
的
她
，
也
不
禁
大
發

脾
氣
：﹁
我
要
剪
他
們
的
頭
髮
哩
！﹂

周
恩
來
總
理
知
道
後
，
特
別
派
去
了
一
個
戰
士
保
護
她
在
北

京
的
住
所
。
沒
有
一
個
紅
衛
兵
翻
越
高
牆
和
鐵
絲
網
闖
進
來
。

宋
慶
齡
曾
告
訴
索
爾
茲
伯
里
有
關
江
青
頭
髮
的
事
兒
。

她
揶
揄
江
青
的
穿
戴
，
古
怪
而
不
得
體
，
毛
澤
東
逝
世
後
，

江
青
一
身
黑
制
服
，
用
一
條
黑
圍
巾
演
戲
似
地
裹
着
頭
繞
着
脖

子
，
來
時
帶
着
一
個
大
花
圈
，
上
面
寫
着﹁
獻
給
尊
敬
的
導

師﹂
，﹁
你
的
學
生
和
同
志﹂
。
她
的
署
名
下
邊
，
還
有
幾
個

毛
家
人
的
名
字
。

當
時
毛
澤
東
的
外
孫
女
王
海
蓉
見
到
怪
裡
怪
氣
的
江
青
，
氣

得
不
得
了
，
反
對
江
青
在
花
圈
的
寫
法
，
從
而
引
起
激
烈
的
爭

吵
，
互
相
拉
扯
，﹁
王
海
蓉
撲
向
江
青
，
抓
住
她
的
圍
巾
，
使
勁
兒
一
拉

︵
說
到
這
兒
，
孫
夫
人
忍
不
住
要
笑
︶﹂
，
江
青
的
假
髮
掀
掉
了
，
毛
夫

人
竟
禿
如
一
卵
。

索
爾
茲
伯
里
聽
罷
宋
慶
齡
的
描
述
，
深
有
感
慨
地
寫
道
：

現
代
中
國
的
一
切
都
集
中
體
現
在
這
位
嬌
小
的
婦
女
身
上
，
她
一
輩
子

始
終
這
樣
美
麗
，
容
光
煥
發
，
明
眸
皓
齒
，
像
劍
一
般
穿
透
虛
榮
的
智

慧
，
從
容
自
若
的
神
態
，
完
全
懂
得
和
意
識
到
她
在
中
國
和
世
界
的
地

位
。
她
不
再
是
和
孫
博
士
一
起
時
那
個
潺
弱
多
情
的
少
婦
了
，
但
是
，
她

在
成
熟
和
年
老
以
後
，
仍
然
保
持
着
浪
漫
主
義
的
色
彩
。

宋
慶
齡
在
文
革
中
，
多
所
委
屈
，
悶
悶
不
樂
。

一
九
八
一
年
冬
天
，
索
爾
茲
伯
里
收
到
宋
慶
齡
的
最
後
一
封
信
，
信
中

附
了
一
份
譯
成
英
文
的
江
青
受
審
的
報
道
。
三
個
月
之
後
，
宋
慶
齡
溘
然

長
辭
。

宋
慶
齡
逝
世
後
，
索
爾
茲
伯
里
這
樣
寫
道
：

她
是
一
位
非
常
偉
大
的
女
性
，
是
我
們
所
見
到
的
集
合
中
美
兩
國
文
化

精
華
的
典
範
。

除
了
宋
慶
齡
，
索
爾
茲
伯
里
還
談
到
胡
耀
邦
。
他
一
九
八
四
年
曾
與
當

時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總
書
記
胡
耀
邦
在
他
的
中
南
海
官
邸
共
進
晚
餐
。

他
寫
道
：﹁
我
們
談
到
了
尼
克
松
。
胡
對
尼
克
松
很
佩
服
，
稱
他
為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後
美
國
最
傑
出
的
總
統
。
胡
與
尼
克
松
經
常
通
信
，

每
有
新
著
，
尼
克
松
就
送
胡
一
本
。
胡
叫
人
譯
成
中
文
，
讀
完
之
後
，
把

他
的
看
法
寫
信
給
尼
克
松
。
這
種
情
況
實
屬
罕
見
︱
︱
世
界
最
大
的
共
產

黨
的
領
導
人
胡
耀
邦
居
然
與
美
國
國
內
共
產
主
義
的
死
對
頭
尼
克
松
經
常

通
信
。﹂

最
後
索
爾
茲
伯
里
留
下
以
下
的
疑
團
：

尼
克
松
在
中
國
的
筆
友
胡
耀
邦
已
經
不
是
總
書
記
了
，
他
同
尼
克
松
一

樣
，
在
任
期
屆
滿
前
就
去
職
了
，
但
我
的
疑
問
並
不
因
此
就
打
消
。
這
兩

個
人
的
書
信
仍
往
還
於
紐
約
、
北
京
之
間
嗎
？
我
想
不
至
於
吧
。
他
們
都

在
世
界
上
留
下
了
謎
一
般
的
痕
跡
，
但
他
們
究
竟
對
另
一
方
和
世
界
有
什

麼
真
實
的
看
法
，
卻
也
耐
人
尋
味
。

(

《
名
媒
索
爾
茲
伯
里
》
之
五
，
完)

與宋慶齡、胡耀邦的交往

我
們
是
中
醫
原
教
旨
派
，
吃
中
藥
一

定
是
要
明
火
煎
煮
出
來
的
，
但
孩
子
過
了

兩
歲
後
，
問
題
便
來
了
︱
︱
兒
子
不
肯

喝
黑
黑
苦
苦
的
中
藥
。

聽
說
年
紀
稍
長
還
好
，
可
以
用
完
全

無
藥
性
的
麥
芽
糖
交
換
，
醫
師
也
提
議
可
先

吃
藥
方
中
的
紅
棗
，
這
樣
吃
下
去
，
中
藥
的

苦
澀
就
可
以
稍
減
。
但
兒
子
仍
未
到
彼
此
可

以
有
商
有
量
的
年
紀
，
小
時
候
還
可
以
用
針

筒
強
餵
，
現
在
不
只
會
手
腳
劇
烈
反
抗
，
還

有
喉
嚨
即
時
反
應
︱
︱
把
所
有
全
吐
出
來
，

枉
費
一
番
煎
藥
功
夫
。

我
們
唯
有
以
其
他
方
法
着
手
，
之
前
曾
說

明
小
柴
胡
是
我
們
家
中
備
用
藥
，
其
實
不
同

品
牌
也
有
該
方
的
藥
粉
，
我
們
鍾
情×

×

堂

的
，
即
使
連
鎖
店
也
有
售
，
藥
味
濃
但
甘

甜
，
加
進
奶
或
與
淮
山
粉
一
起
沖
，
兒
子
也

肯
喝
。
只
要
有
少
許
鼻
水
便
立
刻
開
，
通
常

會
再
出
一
兩
天
鼻
水
或
稍
咳
，
然
後
便
好

了
。為

了
加
速
康
復
過
程
，
我
們
也
向
順
勢
療

法
的
成
藥
求
救
。
網
上
有
不
少
選
擇
，
鍵
入

hom
eopathy

hk

，
你
會
看
到
不
少
選
擇
。
所

謂
順
勢
療
法
，
醫
師
黃
偉
德
有
簡
單
直
接
的

說
明
：﹁
簡
單
來
說
，
順
勢
醫
學
是
一
套
用

藥
的
基
本
原
則
，
叫﹃
相
同
者
能
治
癒﹄
。

比
方
說
，
切
洋
葱
時
，
你
會
流
眼
淚
，
像
清
水
般
的
；
你

會
流
鼻
水
，
但
卻
是
苦
澀
的
，
在
室
外
時
會
減
輕
，
遇
熱

時
會
加
劇
。
若
你
長
時
間
接
觸
洋
葱
時
，
腦
袋
思
維
更
會

變
得
模
糊
遲
鈍
，
出
現
種
種
黏
膜
不
適
，
咳
嗽
時
兼
有
喉

嚨
撕
裂
痛
、
要
抓
着
喉
嚨
等
症
狀
。
然
而
，
當
你
有
傷

風
、
鼻
敏
感
或
是
其
他
疾
病
，
只
要
有
非
常
相
似
的
症
狀

時
，﹃
稀
釋
洋
葱﹄(A

llium
cepa)

就
可
能
是
你
的
救

星
。
﹂
我
們
的
方
法
是
先
餵
中
藥
粉
，
然
後
再
以
順
勢

療
法
藥
物
加
速
鼻
水
流
出
，
利
用
咳
嗽
把
外
邪
入
體
的
東

西
都
咳
出
來
。
順
勢
療
法
的
成
藥
可
能
覆
蓋
面
較
廣
，
一

次
過
下
了
不
同
咳
嗽
種
類
的
藥
。
若
你
找
專
業
的
順
勢
療

法
醫
師
，
當
然
不
會
如
我
們
般
胡
來
，
但
一
是
不
太
嚴
重

時
，
我
們
都
沒
有
時
間
帶
他
看
醫
生
；
二
是
中
藥
粉
、
順

勢
的
藥
安
全
性
很
高
，
不
怕
有
副
作
用
，
也
不
怕
會
過

量
。
兒
子
由
於
從
小
都
沒
吃
過
西
藥
，
身
體
的
自
癒
機
制

反
應
很
快
，
我
們
一
看
到
鼻
水
或
出
現
咳
嗽
，
就
用
以
上

方
法
，
暫
時
也
能
次
次
痊
癒
康
復
。

孩子不吃中藥怎麼辦？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殿
堂
級
搖
滾
樂
隊Beyond

靈
魂
人
物
黃
家
駒
逝
世
廿
一
年
，
成

員
以
及
經
理
人
多
年
來
不
斷
接
力
互
爆
內
幕
，
是
非
不
絕
，
經
常

上
娛
樂
版
頭
條
。
繼
去
年
黃
貫
中
大
數
黃
家
強
五
宗
罪
後
，
黃
家

強
近
日
在
微
博
以﹁
真
相﹂
為
題
寫
下
洋
洋
五
千
字
力
數
黃
貫
中

八
宗
罪
，
大
爆Beyond

解
散
內
幕
，
真
確
性
有
待
各
方
查
證
。

有
指
二
子
決
裂
禍
端
是
零
三
年
黃
貫
中
和
朱
茵
到
蘇
梅
島
旅
行
，
朱

茵
被
狗
仔
隊
拍
下
素
顏
和
三
點
式
照
片
，
黃
貫
中
懷
疑
黃
家
強
報
料
，

二
人
關
係
決
裂
，
積
怨
有
增
無
減
，
屢
次
透
過
傳
媒
互
相
發
炮
，
火
藥

味
沖
天
，
在
兩
人
努
力
放
下
歧
見
下
，
曾
數
度
出
現
和
解
跡
象
，
可
惜

屬
曇
花
一
現
，
緊
張
關
係
沒
絲
毫
緩
和
，
還
變
本
加
厲
，
陷
入
仇
恨
深

淵
。

Beyond

一
九
八
三
年
成
軍
，
二
零
零
五
年
告
別
巡
廻
演
唱
後
解
散
，

黃
貫
中
、
黃
家
強
、
葉
世
榮
各
自
單
飛
發
展
其
間
雙
黃
關
係
如
過
山

車
，
時
好
時
壞
，
葉
世
榮
一
直
置
身
事
外
，
不
插
嘴
，
不
表
態
，
獨
善

其
身
，
是
處
身
是
非
漩
渦
中
最
適
當
的
態
度
。

雙
黃
相
知
相
識
超
過
三
十
年
，
共
度Beyond

的
光
輝
歲
月
，
在
家

駒
離
世
後
，
在
家
駒
的
光
環
下
︵
縱
然
各
人
都
真
材
實
料
，
這
卻
是
約

定
俗
成
的
印
象
︶
繼
續
在
樂
壇
發
揮
所
長
至
今
，
相
處
期
間
自
有
不
少

矛
盾
、
分
歧
、
爭
抝
、
不
滿
，
恩
怨
情
仇
，
千
絲
萬
縷
，
難
以
分
辨
誰

對
誰
錯
，
透
過
微
博
隔
空
數﹁
罪
證﹂
是
邀
請
公
眾
做
法
官
判
誰
對
誰

錯
，
給
自
己
一
個
公
道
，
可
是
未
贏
得
公
道
前
，
已
賠
上
了
自
己
和
對

方
的
形
象
，
光
輝
歲
月
成
歲
月
消
逝
，
忍
心
嗎
？

他
們
的﹁
飲
歌﹂
︵
廣
東
話
，
解
金
曲
︶
︽
海
闊
天
空
︾
上
句
是

﹁
退
一
步﹂
，
二
子
就
當
送
給
家
駒
一
份
禮
物
，
握
手
言
和
，
讓
家
駒

得
到
安
寧
。

雙
黃
罵
戰
令
兩
批
粉
絲
惡
言
相
向
，
跟
︽A

m
ani

︾
歌
意
相
違
背
，

﹁A
m
aninakupenda

w
ew
e

﹂
︵
斯
互
希
里
語
：
和
平
、
我
愛
、
我

愛
你
們
…
…
︶

Beyond

是
黃
家
駒
為
香
港
樂
隊
遺
下
的
瑰
寶
，
大
家
一
起
守
護
它
！

此
恨
綿
綿
無
絕
期
，
恨
一
個
人
需
要
很
大
的
力
氣
，
況
且
數
了
十

年
，
對
方
所
有
不
是
都
應
數
完
了
吧
，
不
如
把
指
斥
對
方
的
時
間
精
力

轉
化
成
正
能
量
，
唱
雙
簧
唱
好
萎
縮
的
香
港
樂
壇
，
利
己
利
樂
迷
。
以
上
統
統
是

一
個
外
人
的
意
見
，
以
供
參
考
，
望
能
收
平
息
怨
氣
、
團
結
言
和
之
效
。

Beyond光輝歲月消逝了嗎？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偶
爾
從
收
音
機
聽
到
，
原
來
雨
傘
的
發
明

者
，
乃
是
魯
班
的
太
太
，
她
因
不
忍
心
見
到
作

為
中
國
史
上
最
著
名
工
匠
的
丈
夫
每
天
因
工
作

而
日
曬
雨
淋
，
所
以
從
可
以
遮
風
擋
雨
的
亭
台

取
得
靈
感
，
發
明
了
傘
這
種﹁
流
動
亭
台﹂
，

不
但
讓
丈
夫
得
福
，
也
讓
幾
千
年
後
的
我
們
繼
續
免

受
大
雨
及
猛
烈
陽
光
的
侵
擾
。

其
實
在
中
國
的
神
話
傳
說
中
，
傘
子
向
來
也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就
是
讓
孤
魂
野
鬼
可
以
於
日
間
四

處
走
動
的
重
要﹁
交
通
工
具﹂
，
而
在
八
字
的
系
統

中
，
傘
其
實
也
是
一
種
半
吉
半
凶
的
神
煞
，
取
名

﹁
華
蓋﹂
，
也
即
皇
帝
坐
車
上
的
傘
子
。
雖
然
，

﹁
華
蓋﹂
有
着
替
這
位
人
中
之
龍
遮
風
擋
雨
的
尊
貴

任
務
，
但
亦
因
為
它
的
高
度
要
比
皇
帝
這
位
世
上
最

高
的
人
更
高
，
所
以
難
免
高
處
不
勝
寒
，
令
其
命
運

凶
中
帶
吉
，
又
或
吉
中
帶
凶
。

根
據
書
本
記
載
，
命
帶﹁
華
蓋﹂
之
人
，
聰
明
勤

學
，
才
華
極
高
，
但
由
於
性
格
高
傲
，
所
以﹁
多
主

孤
寡
，
縱
貴
亦
難
免
孤
獨
作
僧
道﹂
，
尤
其
若﹁
華

蓋﹂
遇
上﹁
空
亡﹂
，
更
增
加
應
驗
為
僧
道
的
機

會
，
甚
或
成
過
房
入
贅
之
人
，
總
之
一
生
難
免
與

﹁
孤﹂
字
掛
鈎
，
似
乎
弊
多
於
利
。
例
如
著
名
的
作

家
魯
迅
先
生
便
曾
有﹁
運
交
華
蓋
欲
何
求
？
未
敢
翻

身
已
碰
頭﹂
之
句
，
咬
定﹁
華
蓋﹂
定
是
噩
運
的
代
表
。

天
命
確
實
遇
過
很
多
命
帶﹁
華
蓋﹂
之
人
，
尤
其
某
位
朋
友

的
命
運
更
如
教
科
書
，
完
全
應
驗﹁
華
蓋﹂
的
影
響
：
母
親
因

改
嫁
而
令
他
成
為
別
人
的
兒
子
，
又
因
結
婚
對
象
的
經
濟
能
力

遠
比
他
優
厚
，
令
他
變
相﹁
入
贅﹂
。
不
過
，
這
些
情
況
是
否

凶
象
呢
？
我
覺
得
以
現
代
的
標
準
而
論
，
其
實
無
關
痛
癢
，
而

他
本
人
亦
活
得
甚
為
快
樂
，
因
為
也
是
受
到﹁
華
蓋﹂
的
特
性

影
響
，
他
人
生
看
得
最
重
的
，
其
實
是
對
佛
道
及
修
行
等
事
的

追
求
，
而
非
凡
人
的
是
是
非
非
︱
︱
所
以﹁
華
蓋﹂
到
底
是
吉

是
凶
，
可
說
是
觀
點
與
角
度
的
問
題
！

比帝皇更高的孤星

琴台
客聚
彥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家鄉有很多老街巷，或許是兒時經常跟着大人在
老城區閒逛的緣故，我對一些犄角旮旯處特別感興
趣，擁有強烈的好奇心。長大後，好奇心已經被歲
月抹煞，但是，提及那些水胡同，會一下子勾連起
心底的鄉愁。
近日，朋友在微博上曬出一張水胡同的照片。他
說道：「七拐八拐，才找到這條水胡同。」聽說這
是至今僅存的一條水胡同，我的心咯登了一下，立
刻查閱起來，朋友說的這條水胡同位於泉城路西頭
路北、高都司巷以北、啟明街路東的一條東西走向
的小街，最窄的地方只能兩個人並肩而行。
舊時，城區沒有自來水，百姓吃水，全靠自然水
源。家鄉泉子眾多，好多人以賣水為業，那些家中
缺少勞動力或生活稍微富裕的人家，需要買水喝。
小販們用「擔杖」(扁擔兩頭加上鐵鏈、鐵鈎)挑着
水走街串巷，一個銅錢一擔水，改用紙幣後每擔水
約一百元(一分錢)。時間久了，他們有了固定的運
水路線，水花打濕石板路，人們穿梭來往，踩出一
條條水胡同。炎炎夏日，地上濕漉漉的，給人以涼
沁沁的感覺；到了冬天，地上會結冰，路面滑不好
走，熱心的住戶會灑上一些爐灰。後來，人們用上
了自來水，挑擔賣水已成為昨日風景，水胡同也淡
出人們的視野。
據相關史料，水胡同已經有120年的歷史了。聽

老人說，過去的老城區分佈很多水胡同，王府池子
一帶比較集中。王府池子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濯纓
泉」，它的歷史淵源，北魏時期稱為「流杯池」，
元代改稱為「灰泉」，到了明朝，始名「濯纓
湖」，因在德王府的邸內，故俗稱為「王府池
子」。後來，清軍攻佔濟南，廢德王府為巡撫衙
門，將王府池子劃出來，使王府西邊濯纓湖等一大

片地方廢為民而用，「舊時王府院中池，流落民間
百姓家」。
王府池子街因王府池子而得名，最初時叫魏家胡

同，胡同口有一眼「騰蛟泉」，民居院落裡也分佈
着諸多泉子，因此，這條街也是水胡同。沿着王府
池子街往北去，便是聞名遐邇的曲水亭街，街上的
「劉氏泉」不遠處，有一條較窄的胡同，叫湧泉胡
同，也是一條水胡同。騰蛟泉和劉氏泉名氣很大，
清人郝植恭在《七十二泉》中記載：「曰騰蛟，如
蛟之得雲雨而飛騰也。」順着這條街往西走，再往
北，便是府學文廟，這裡是古代秀才趕考的必經之
路，有多少中舉的人能夠憶起騰蛟泉寄寓的蛟龍騰
躍祝願？劉氏泉的來歷則是與釀酒有關，古人推測
劉氏是一位釀酒者，用清泉釀製佳釀甕頭春，即一
種初熟之酒。像晏璧的詩句，「泉名劉氏果何人，
千載風流數伯倫。天產釀泉清可掬，松花滿泛甕頭
春。」
物質匱乏年代底層勞動者生出的智慧，包蘊着大

寫的「泉」字，也流露出向上的精神。古老的泉
子為水胡同增添生機，也使百姓的生活變得詩意起
來。每天清早點爐做飯時，小販挑着擔子走街串
巷，邊走邊吆喝，「賣水咧！」「甜水賣咧！」他
們賣的哪裡是泉水啊，分明是在出售生活的美好。
除了王府池子附近的水胡同，花牆子街、南門附
近的水胡同也很有名。花牆子街是因街東側為趵突
泉池西邊的花牆子而得名，人們在街上行走，能夠
聽到花牆之內趵突泉水嘩嘩的聲響，這條街因彙集
諸多名泉而著稱：登州泉、望水泉、白雲泉、青龍
泉，還有北煮糠泉。
當年，北煮糠泉位於花牆子街路西，一家醬菜舖
子的北鄰，水勢很是旺盛。有詩人賦盛讚：「趵突

西隅作石棚，泉名糟粕待煎烹。一掬可清無塵滓，
何是當年玷濁名。」人們煮飯洗衣泡茶全部依靠
它，周圍的商家也來此汲水。你來我往，挑水運
水，這條街成為水胡同。令老濟南人津津樂道的
是，這條街的南口路面低窪，而地下水位較高，夏
天下完雨後，石板路的縫隙裡往外直冒泉水，泉水
順勢流向趵突泉公園西牆根下的溝渠裡。此時，可
樂壞了孩子們，光着腳丫在石板路上嬉鬧，婦女們
藉着水流浣衣，搗衣聲此起彼伏，在陽光的照耀
下，水花晶瑩，弄濕褲腳，人們依然興致不減。
南門附近的水胡同也較為集中，多達四五條。當

時的司里街、所里街、正覺寺街和後營坊街並稱為
「南門四大名街」。後營坊南靠正覺寺街、北臨護
城河，稱為水胡同，街上的壽康泉水質最佳，成為
附近居民生活的公共飲用水源。
相傳此泉子與曹操有關，東漢末年曹操出任濟南

國相，率領大隊兵馬駐紮在濟南老城南關，其大本
營正門位於正覺寺街，隨軍眷屬聚居在軍營的後
門，後來這裡形成一條東西街，正是後營坊街。這
條街上的壽康泉是重要水源，學者嚴薇青在《濟南
瑣話》中說過：「清代初期，泉周居民中，有多位
老人長壽達百歲以上，這在當時較為罕見。其中，
有位田姓老太太百歲壽宴時，曾得到朝廷的笙歌旌
表。還有廉姓、勾姓老太太等多人都長壽近百歲，
據說皆與經年飲用此泉水有關。」因此，此泉被命
名為「壽康泉」。
壽康泉有很多泉眼，水清甘甜，夏日泉水清涼愜
意，冬日泉池上面霧氣繚繞，好像冒着仙氣。泉子
右側有一家豆芽坊，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有個姓
張的人流落到此，被營事會留下，住在沿街的小屋
裡，負責照看泉子、打掃衛生。後來，他學會了生
豆芽的本領，以此謀生、娶妻生子，用泉水生出的
豆芽，可謂絕對綠色，只是現在的人沒有這個福氣
了，因為，今天的壽康泉位於泉城廣場北面靠近護
城河附近一處不顯眼的地方，昨日的盛景已經不

再。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眼泉子滋潤世代人，一條
水胡同蜿蜒出濃濃鄉愁。後營坊街上的住戶之所以
多長壽者，無不是泉子的哺育，像母親哺乳孩子一
樣，這是自然最好的照顧；販夫走卒挑水賣水，也
將根種在這片土地上——是腳踏實地過日子、闊達
敦厚做事情，那種淳樸的民風、親如一家的街坊情
誼，化作老濟南的城市底色，也是「城南往事」的
一部分；任歲月沖刷，永不褪色，早已嵌進濟南人
的血脈裡，融化為文化的DNA。
越長大，我越明白：自然對人類的教化，現代人
常常視若無睹，而是被那些功利和花哨的東西所吸
引，到頭來錯失領受的機會，實在可悲。舊時的人
們，他們都非常珍視自然的贈閱，或「豎一個綠
耳，聽白雨跳珠」，或「願為泉上叟，杯飲終殘
年」，或「老屋傍清泉，小巷石階長」……打開歲
月的卷軸，昔日的水胡同，恍若近在眼前，「水胡
同」三個字氤氳出一片高遠天地，一撇一捺全是人
間大美。
每個人心中都有兩條水胡同，一條是記憶中的水
胡同，一條是生命前進的路程。帶着泉水的味道和
街巷的影像，我們背井離鄉，踩出一條大路來——
這是精神世界的水胡同啊。
僅存的一條水胡同，我會常去看看，別讓它那麼
孤獨。

家鄉的水胡同

百
家
廊

雪

櫻

兩
三
年
前
吧
，
去
看
過
︽
一
屋

寶
貝
︾
的
舞
台
劇
。
最
近
，
又

去
聽
了
︽
一
屋
寶
貝
音
樂
廳
︾

的
音
樂
會
。
這
場
音
樂
盛
會
，

非
常
感
人
，
故
事
雖
然
相
同
，

但
在
音
樂
和
歌
聲
交
織
下
的
表
現
，

更
為
出
色
。

故
事
的
主
線
很
簡
單
，
說
的
是
父
親

意
外
身
亡
，
回
魂
返
家
，
對
未
成
年
的

女
兒
放
不
下
心
，
做
鬼
也
要
留
在
她
身

邊
，
繼
續
照
顧
她
。
鬼
魂
這
種
東
西
，

故
事
交
代
是
要
有
愛
，
才
能
看
得
到
，

所
以
死
者
的
父
母
和
女
兒
都
可
以
看
得

見
，
別
人
就
視
而
不
見
了
。

但
是
，
人
與
鬼
能
否
長
期
一
起
生

活
？
故
事
說
，
鬼
的
陰
氣
會
令
相
處
的

人
身
體
日
漸
虛
弱
。
父
親
明
白
這
個
道

理
之
後
，
知
道
不
捨
不
捨
最
後
還
需

捨
，
不
別
不
別
最
後
還
需
別
。
面
對
即

將
來
臨
的
永
別
，
父
女
是
如
何
割
捨
？

這
就
是
故
事
感
人
的
地
方
。
如
何
走
得

瀟
灑
，
故
事
有
首
歌
曲
，
名
叫
︽
永
別

又
如
何
︾
，
有
些
句
子
寫
得
蠻
好
的
，
比
如﹁
一

生
已
經
過
，
甜
在
個
心
窩
，
永
別
又
如
何﹂
、

﹁
能
令
你
心
安
，
永
別
又
如
何﹂
、﹁
同
路
到
今

天
，
永
別
又
如
何﹂
、﹁
心
中
記
得
我
，
同
樣
都

不
錯
，
永
別
又
如
何﹂
。

是
的
，
一
生
已
經
過
，
永
別
又
如
何
？
但
當
你

心
中
充
滿
着
親
情
的
時
候
，
面
對
永
別
，
又
教
人

如
何
能
不
依
依
？

聽
這
場
感
人
的
音
樂
會
，
我
是
和
十
七
歲
的
兒

子
一
起
的
。
他
聽
完
後
對
我
說
很
好
聽
，
但
不
明

白
為
什
麼
身
旁
不
少
人
都
哭
了
。
我
告
訴
他
，
他

的
經
歷
還
沒
有
那
麼
多
，
特
別
是
親
友
的
死
亡
，

未
曾
體
會
過
，
所
以
那
故
事
那
音
樂
的
感
動
力

量
，
便
不
能
像
我
們
這
些
做
了
父
母
的
人
那
樣
感

覺
得
到
。
那
些
感
動
到
哭
的
聽
眾
，
一
定
是
音
樂

觸
動
了
心
靈
深
處
，
讓
他
們
感
覺
到
失
去
親
人
的

剎
那
，
淚
水
便
止
不
住
了
。

我
對
寂
寞
的
十
七
歲
的
兒
子
說
，
明
年
中
學
畢

業
假
如
去
留
學
，
那
依
依
不
捨
的
親
情
，
也
許
就

能
體
會
了
。
事
實
上
，
未
來
迎
接
年
輕
人
的
，
永

遠
都
是
傷
情
的
體
驗
。

依依不捨的親情 隨想
國
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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